
十年能改變很多事，能使一個血氣方剛的少年變得穩重，也能使一個清純可人的少女變得成熟。

更重要的，如果有好的領導人，十年也足夠令一家企業茁壯、成長。

在江梵大二那年，白以悠也考上了同一所學校，兩人再度當起了學長學妹。他們的友情並沒有因一

次感情的交錯而中斷，反而更加穩固，對江梵而言，白以悠幾乎成了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人。

大三時，他號召了幾個同學，利用機車開設了新竹市區的快遞送件服務，白以悠則擔任他的萬能助

理，由於服務迅速確實，很快有了固定的顧客。

畢業後，他利用賺來的錢正式成立區域貨運公司，並慢慢地延伸事業觸角，六年後的今天，「悠颺

物流公司」已成了台灣物流界小有名氣的公司，隱隱有趕上目前物流界龍頭「大江物流」的趨勢。

這幾年，白以悠都陪在他身邊，當他熬夜想點子時，她會提供意見；她學的是財務金融，於是他的

錢都是她在管；悠颺成立後，她當仁不讓地成了他的祕書。當然，還有最重要的便當，她從來不會

忘了送。

同樣地，江梵也幾乎和她的生活連在一起，她被男同學或男客戶糾纏不放，都是他來解圍；大四外

婆過世時，她悲傷到哭不出來，後事全都是他協助處理的；晚上加班太晚，他也一定會送她到家。

「悠……」晚間八點，悠颺物流大樓，江梵拖著疲累的身體，推開辦公室的門，來到白以悠面前。

「我快餓死了，有沒有吃的……」

自從白以悠二十歲後，江梵便打趣道小女孩長大了，於是小悠悠變成了簡潔有力的悠，他也能省兩

滴口水。

他所有的食衣住行她全都摻了一腳，尤其是非她煮的食物不吃，如果哪天她不理他了，他八成會死

於營養不良。

白以悠看看牆上的鐘，有些意外時間竟過得這麼快。不過在好幾次加班加過頭被她教訓後，他已經

懂得稍稍節制，肚子餓會自動來要東西吃。

江梵這個人忙起來就是這樣，有興趣的事他會積極投入，廢寢忘食做到最好，就像這間悠颺物流公

司。而他不在乎的事，別人再怎麼打罵批評，他就是不在乎，好比那間令人灰心的高中。

「我幫你煮個麵吧。」總裁室旁有個小廚房，那是當初設計辦公室時，江梵強力要求的，後來果然

變成她專門替他煮東西的地方。

白以悠還記得那段公司草創的時期，江梵同樣也記憶深刻。

悠颺物流剛成立的前半年，沒有一天是真的穩定。

租的辦公室很舊，冷氣忽冷忽熱，排水管線設計有問題，時不時就漏個水；零零散散的訂單是有的，

只是多半是少量、短期、毛利壓得很低的案子，收入夠公司活下去，卻不足以讓公司站穩。

他們太渴望成功的機會，這讓他們不惜冒險。

讓他們押上全部的是那個談了將近三個月的大客戶，對方要的是──倉儲、配送、即時調度，一條

線打包。

這合約一旦啟動會是至少兩年的長約，足以讓公司脫離「隨時會倒」的狀態，也正因為如此，在正

式簽約前，他們就已經先行一步。

他們提前調了車、重新談了倉儲，甚至先墊了第一批人力成本──先做這些投資，讓帳面上看不出

來，實際上現金流已經被壓得很緊。

那段時間白以悠每天都在算錢，不是算賺多少，而是算還能撐幾天。

撤案的電話，是在一個再普通不過的下午打來的，對方語氣客氣，只說集團方向調整，合作暫緩，

後續再聯絡。

接電話的是江梵，他當下沒說話，白以悠卻看出了他的異樣，等到其他人下班，白以悠才問他怎麼

了。

答案讓白以悠腦子裡只剩下兩個字：完蛋。

腦中那堆帳面數字飛快變成赤字，那些已經支出的費用，沒有一筆能收回來；原本預期用來補現金

流的第一期款項，也不會進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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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客戶的款項還在跑流程，短時間內不可能補上這個缺口。 
她終於抬起頭，語氣很平靜但有些喪氣，「我們撐不到下個月。」 
江梵沒有立刻回話。 
他站在窗邊，看著外頭的車流好一會兒才轉過身，「最壞的情況是什麼？」 
她深吸了一口氣，「縮編，把能停的都停掉，然後……看能不能把洞補起來，有可能會……失敗。」 
那天晚上，他們留得很晚，不是為了加班，而是因為誰都不想先放棄。 
隔天，他們不約而同地開始想辦法，做自己能做到的事情。 
白以悠幾乎每天都在外面跑，從早到晚，客戶名單一頁一頁劃掉，只求多撐一點時間；江梵也是，

他甚至咬牙去找了過去發誓不願意再扯上半點關係的人，不是求對方直接投資，而是求一條跟客戶

的線，該低頭的時候，他沒有再撐著。 
每分錢都用在最該用的地方，便當分著吃，能不開燈就不開燈，每一分一秒都在想工作，連她胃痛

到想哭的那天，還想撐著把好不容易爭取到的客戶企劃案做完。 
江梵卻直接把她的手從鍵盤上拿開，「夠了。」 
她抬頭看他，眼眶發紅，「公司要是……」 
「公司倒了，我會扛。」他打斷她，「妳不用。」 
江梵擠出口袋裡所有的錢買了藥、買了粥給她，說她要是倒了，他會不知道怎麼辦，而她其實也是。 
他們於是約定好互相監督身體狀況，但凡是關於這方面的話，都要無條件服從。 
就這樣掙扎著熬下去，終於熬到了第一個穩定客戶出現、現金流穩定、辦公室換了新的地點──依

照他們想要的樣子打造。 
等公司站穩腳步時，那段最艱難的日子反而很少再被提起，一方面是沒必要，另一方面是覺得要往

前看。 
只是偶爾在夜深人靜時，白以悠會突然想起那個畫面—— 
凌晨的辦公室、漏水的天花板、兩個人坐在燈下一邊劈哩啪啦打字，一邊吃飯討論最佳的方案。 
她終於明白，為什麼從外人角度上來說，這男人在感情上真不是個好東西，她卻還是走不開──因

為在所有她覺得「再一下就會垮掉」的時候，他從來沒有把她留在前面一個人撐。 
但後來她又發現了，他對感情不是遲鈍、不是優柔寡斷，更不是吊著不管，他是太過保守…… 
那是在悠颺物流不再是那個需要天天算現金流的小公司，而是在業界站穩腳跟，合約一份接一份，

流程穩定，人也齊了的時候。 
理論上，很多事都該變得簡單，但現實中有些決定反而變得更難下。 
那是一個跨區整合案，規模不小，利潤也漂亮，合作方開出的條件看起來誠意十足，只差他們點頭。 
會議室裡，幾個主管已經開始討論後續配套，語氣興奮。 
她坐在對面，資料翻得很快，眉頭卻越皺越緊。 
有人問：「老闆，你怎麼看？」 
只要他說一句「做」，事情就會往前推，江梵卻沒有立刻開口。 
他盯著投影布幕上的數字，看了很久，久到有人開始不自在地移動椅子。 
「對方的資金來源太單一，風險太高。」 
剛剛那人忍不住反駁，「高風險高回報，而且以我們現在的承受力，風險完全在可控範圍內。」 
江梵語氣沉著地說：「現在的承受力，是用來撐住意外時刻的，不是用來賭的。」 
白以悠莫名回想到公司第一次面臨破產危機的時候。 
會議最後的結論，是再評估。 
人散得很快，只留下白以悠和江梵，她合上資料夾，沒有立刻離開。 
「你為什麼反對？」 
「因為我知道，一旦押錯，會發生什麼事。」他抬起頭看著她，眼神裡沒有猶豫，只有過度的清醒，

「我試過一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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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代價，承擔過一次，就不會想再讓任何人陪著一起來第二次──尤其那個人是他最重視的人。 
當時的白以悠並沒有明白他的言外之意，可是卻察覺對方不是膽小，而是過度的審慎，當這份審慎

用到了感情上，就不會有讓關係改變的機會──哪怕江梵的初衷是為了保護彼此。 
兩人來到小廚房，裡頭的東西應有盡有，白以悠一邊燒水，一邊準備著其他的食材，江梵則眼巴巴

地在旁邊等，凝視著她美好的側臉。 
十年了……他看著她由小女孩變成小女人，青澀化為嫵媚，高中時就是校花的她，大學幾乎風靡全

校男同學，直到入了職場追求者也沒少過。可他卻沒看過她和任何人約會，也沒見過她交男朋友，

真不知道什麼樣的男人才能摘下她這朵花。 
不過明明是嬌媚的面容，卻在上大學後被她隱藏在一副玳瑁眼鏡下，雖然還是一樣漂亮，不過少了

分我見猶憐的氣質，多了點古板。 
「悠，下班了，妳的眼鏡可以拿下來了。」他還是喜歡她原來的臉，那副眼鏡就像張面具，掩去了

她所有的靈性，塑造出一個他不習慣的她。 
他好久好久沒有看到她那雙水靈靈的眼，眨呀眨地和他說話了。 
雙手正忙著切菜的白以悠淡淡地瞄他一眼，一點取下的意願都沒有，江梵心想反正她正忙著，便自

動自發地幫她拿下那礙眼的眼鏡。 
將眼鏡收到口袋裡，他退後一步。「這樣才對嘛！漂亮多了……等一下！」 
他又伸手把她的髮束拿下，黑瀑似的長髮披瀉，他湊上前聞了一口清新的香氣，整顆大腦袋索性由

身後靠在她肩上。 
「悠，我快累死了……明天可不可以蹺班？」明知這樣的問題會被她慘電，他還是想看她薄目含嗔

的俏模樣。 
「可以。」他的行程全在她腦袋裡，想也不想便沒好氣地回答，「反正明天只是全球運籌協會針對

台北港的落成進度會勘，它的幾個貨櫃碼頭還沒正式啟用前，你還有好一陣子可以拖，什麼都不了

解也沒關係。」 
「所以我明天跟小楊桃還是小草莓約會好呢……」 
「小櫻桃，她離八里的港口比較近。」 
「妳真狠心。」也就是說，還是要去。 
為了搶得先機，在台北港貨櫃碼頭啟用前，他必須先評估那個點究竟適合拿來做倉儲、配銷還是物

流，再加上與會人士都是同業的董座或專業經理人，人人虎視眈眈，所以這陣子簡直忙翻他了。江

梵雙手搭上她纖細的腰肢，疲憊地閉上眼，果然只有和她在一起時，他才能全然地放鬆。 
這番的動手動腳，毫無隔閡，幾乎已經像情侶般親暱了，他卻還是堅持著兩人純純的「友情」。平

常在員工和一干女伴面前，他只能說是風趣幽默，只有在她面前，他才會表現出賴皮的一面。 
遲鈍又固執的男人。白以悠在心裡嘆口氣。 
「麵好了。」她視若無睹背後靈的存在，反正聞到食物的香氣他自己會彈開。 
不出所料，江梵聽到這三個字，眼睛一亮立刻復活，急匆匆地將流理台上兩個大碗公放到桌上，拿

起其中較小的一碗就低頭猛吃。 
「喂！那碗是……」她的。白以悠好氣又好笑。這麼多年，他始終沒放棄將她養胖的念頭，可惜成

效不彰，教他扼腕得很，於是他總是明裡暗裡要她多吃一些。 
不過人的容量是有限的，她走到他身邊坐下，持筷慢吞吞地吃將起來。 
十分鐘後，他的碗已見底，而她的碗公山谷只降低了四分之一水位。 
「我吃不下了。」她將剩下的推到他面前，但見江梵有些懊惱地撈起大部分的麵，倒走一些湯，又

把碗推回去。 
「這些吃完。」正好他也還沒吃飽，於是又再次大快朵頤。 
所有他會有的反應都在白以悠的預估之中，所以他留給她的麵，也恰巧是她吃得完的分量。兩人的

互動模式幾乎都固定了，每天看著他一臉幸福吃著她做的料理，和他一起分食，竟成了她每天最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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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的時光。 
「好了，快點吃完我送妳回家。」他滿足地咧開一嘴白牙。「妳的門禁可是十點十分，再拖就來不

及了。」 
「我已經不是小女孩了。」嘴裡咕噥著，她還是順著他的意，收拾好用畢的餐具，提起皮包隨著他

離開。 
幾年來，他總是在這個時間送她回家，然後再開始他的夜生活，和高中時期他的打工如出一轍。有

時候白以悠不免感嘆，他們之間的距離，就像時鐘上的十點十分，短針總是遙望著長針遠離。 
 
 
隔天一早，江梵帶著白以悠到台北港參加會勘，之後還有一場餐敘，是為了讓廠商及政府單位聯絡

感情。 
白以悠很盡責地跟在江梵身後，提醒他各家廠商的情資，讓他可以運用他八面玲瓏的手腕，在眾人

間如魚得水的應對交際。 
「江總，您身邊這位美麗的小姐是……」一名貨運公司的小開，從會勘一開始就相中了標緻的白以

悠，趁機過來搭訕。 
「我的祕書。」瞧那傢伙流裡流氣的，江梵只簡單介紹，不想透露太多。 
「祕書小姐貴姓？」小開看問不出個所以然，乾脆直接進攻。 
「何總您好，敝姓白。」白以悠精密如電腦般的大腦一下子就記起這個人是誰，不過並非此人有什

麼豐功偉業，而是他花天酒地的名聲遠播。 
「原來妳認得我？」何總眼睛一亮，看來她對自己也不是沒注意嘛！「白祕書，今天下班後不知妳

有沒有空，可否請妳和我……」 
「她沒空！」江梵粗聲粗氣地打斷他。 
「呃，江總，我問的是白祕書，我想她可能有不同的回答……」 
「我說她沒空。」健臂一把摟住白以悠的纖腰，將她帶到自己懷中。「這樣你懂了嗎？」 
「這……」原來白祕書是江總的人啊……何總被江梵突來的那股氣勢震住，有些狼狽地道：「我懂

了我懂了，那我就不打擾白祕書了。」 
何總話說完便垂頭喪氣地離去，江梵揚眉看著對方落荒而逃，沾沾自喜地正想邀功，低下頭，卻見

到佳人皺起細眉的無奈表情。 
「怎麼了？我替妳趕走一個登徒子不好嗎？」他不解。 
「我只是在想，你總是問我為什麼不交男朋友，可是你認為這個樣子……」刻意低頭望向他仍摟在

她腰上的手，她的心情五味雜陳，「我還交得到男朋友嗎？」 
順著她的眼光往下看，江梵才後知後覺地發現自己還挺喜歡這種觸感，一點也不想放手，更不覺得

有什麼不對。只是她突然這麼說，興起了他的危機意識。 
難道，她喜歡何總那型的？ 
「不行！」大手箍得更緊，「何總那種人，絕對不行！」 
「那要哪種人才行？」真是有理說不清了。 
「要配得上妳的話，至少要高大威猛……不行，威猛說不定有暴力傾向，所以還是斯文有禮比較好，

長相起碼也要我這麼帥，絕對不可以比我窮，名聲更要人人讚揚……」 
「那個如何？」纖手隨意指向不遠處一位外表斯文俊挺的男性，穿著淺灰色西裝，一副彬彬有禮的

樣子，而會到這裡餐敘的人非總字輩即董字輩，應該搆得上他的要求。 
被她打了岔，江梵的聲音戛然而止，不敢相信她這麼快就相中目標了。江梵惡狠狠地望向她指的方

向，看清那個男人後，赫然一震，臉色也沉了下來。 
腰上的大手頓時變得僵硬，白以悠察覺他不對勁，不明所以地輕推了推他。此時，那位被鎖定的斯

文男子似乎也看到他們的打量，邁開長腿走了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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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認識他嗎？」白以悠低聲問，難得這會場有她叫不出名字的人。 
「不認識。」江梵說得有些咬牙切齒。 
那人終於來到眼前，像是存心拆江梵的台似的，露出一個淡淡的微笑。「好久不見了，弟弟。」 
「這位先生，不要亂認親戚！」回應他的，是嗤之以鼻地一哼。 
弟弟？白以悠的腦袋瓜兒拚命轉著，又看了看江梵不善的表情，突然靈光一閃。「難道你是大江物

流的江靖，江董事長？」也就是江梵同父異母的親哥哥。 
江靖投過去欣賞的一瞥。他處事一向低調，難得出席一次餐敘，這位小姐竟然聯想得到。「我是。

請問妳是……」 
「我是江梵的祕書，白以悠。」她主動伸出玉手。 
江靖禮貌性地想要回握，卻被江梵一把打掉。「少套關係了！」 
不方便在人前卸他的面子，白以悠只能暗地裡捏他一把，然後給江靖一個抱歉的微笑。 
「無妨。」江靖很有風度地一笑置之。「你的悠颺物流很不錯，想不到你有這個能力。」 
「哼！我跟一些靠上一代庇蔭的廢柴是不一樣的！」江梵忍不住譏諷著已從江文清手中接班的他。 
「創業雖難，守成更是不易。」江靖也不是省油的燈。「否則大江貨運也不會變成大江物流了。」 
「我等著看它『一江春水向東流』的下場。」 
「真抱歉，我只聽過『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要比詩詞，他這個喝洋墨水回來的

不見得比高中差點被退學的人差。 
「你……」 
「江董事長！」江梵還想反嘲回去，但身旁的白以悠已看不下去這種幾近幼稚的吵架。而且她發現

江靖似乎不像江文清那般討厭江梵。 
「部長好像有什麼事要找你，我們就不耽誤你時間了。」 
「那我就先離開了。」他挑釁似地看了江梵一眼，便像來時一般優雅地離去。 
「悠……」江梵慍怒地看著他的背影。「那個人絕對不行！」 
「我餓了，只顧著說話，還沒吃什麼東西呢……」白以悠聽而不聞，逕自找食物去了。 
「悠，他絕對不行！」居然不理他？江梵只好使出拿手的纏功，黏在她身後。 
「吃什麼好呢？剛剛好像看到龍蝦……」 
「他不行不行不行……」 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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